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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 章 於 二 ○ 一 一 年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刊 於 信 報 ）  

 
 我是印度人，在瑪麗醫院做了 15 年護理工作，縱然膚色與其他同事不

同，但說得一口流利廣東話。與其他醫護人員一樣，我會盡心盡力照顧病

患者。我明白我的膚色會令病人及家屬對我特別關注，因此更要求自己在

工作上要特別小心，為病人做每一個護理程序時都要小心思量，不容許錯

漏發生。我認為自己與其他護士不同之處，亦令我感到自豪的地方，就是

能作為少數族裔病人與醫護人員溝通的橋樑，讓受到病魔折磨的病人及擔

憂的家屬，清楚明白醫護人員講解疾病的情況及所需進行的醫療程序，消

除他們因疑惑所造成的憂慮，讓說不同語言的病人都得到最貼心的照顧，

安心地接受治療，早日康復。 
 

少數族裔的病人到醫院求診，因為言語不通而感到害怕及不知如何是

好。還記得有一次，有一名約 20 歲的印度籍女士因為肺結核入院，情況

頗為嚴重。為減低她傳染給其他病人的機會，醫院安排她接受隔離治療。

她入院當天正好碰上我休假，但翌日我當值的時候，同事就向我提及這病

人，並指她的家人很擔心，一直在病房外等候，亦不時拉著病房的護士，

語帶激動地說了一番旁人沒法明白的話，好像是有甚麼不滿似的，同事於

是著我去了解一下家屬的需要。 
 
這當然沒有問題，我走到病房門外，已經見到一大群人坐著等候。他

們見到穿著護士制服的我，都感到十分驚訝，因為在香港醫院內有印度籍

護士實屬罕見。驚訝之餘，他們亦立即衝上前，向我表示想為病人轉院。

我於是向醫生了解病人的情況及傳達家屬的要求。主診醫生說病人在昏迷

中且情況嚴重，需要呼吸機幫助呼吸。但家人曾向醫生表示對於只可隔著

玻璃看望病人感到十分不滿，不明白為何只有他們不可探望病人，所以就

算經濟條件不太許可，亦希望轉到私家醫院，方便他們探望及照顧病人。 
 
真相終於大白﹗原來家人只是不明白病人需要隔離的原因。我便向他

們解釋並詳細講述往後的治療計劃。又見他們對病人不醒人事很擔心，便

安排醫生向他們解釋病人的情況，而且在這情況下轉院會有生命危險。經

過詳盡解釋及溝通，家人便十分放心，讓病人繼續在瑪麗醫院接受治療。

經過十多日的悉心治療，病人終於康復出院。 



 
後來，有一次我到印度廟宇拜神的時候，竟然遇到那位女士及其家人，

他們主動向我道謝，亦十分感謝醫院，那時心裡的喜悅真的難以言喻。雖

然只是當了簡單的翻譯，沒有在臨床上作出任何治理，卻可以讓病人安心

留院治療及康復，感覺像是我救了一個在死亡邊緣的人。 
 
 



 
（承蒙信報准予轉載，謹此鳴謝） 


